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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情歌出自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
伴随着人们世代勤劳生息的足迹，洒遍山山
水水，村村寨寨，滋润过千万人的心田。它
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优美动人，许多佳作
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心坎和口头上。情歌内容
涉及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各个方
面，诸如初识、试探、赞美、迷恋、起誓、
相思、送郎、苦情、逃婚等等，几乎都编成
了歌。

表现青年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歌，总是
把自己情人的容貌、性情甚至一举一动，都
用美好的语言加以赞颂和描绘。嘉禾莲荷一
带流传的“情妹生得白沙沙，十指尖尖像笋
芽”，便是典型的赞美女孩形容俏美的例
子，充分反映出在炽热爱情支配下，青年们
将自己的情人高度美化的心理状态。这类
歌谣，在男女交往过程中对增进情感可以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旦相爱，就
用充满优美意境的比喻来表达内心炽烈的
爱情。像“桐子打花球打球，哪有少年不风
流？哪有哥哥不恋妹，哪有灯芯不吸油”之
类的句子，于起承转合之间，将自然界的景
物与人间两情相悦的美好相统一，将浓厚的
向往寓于生活中亲切的场景，读它就已令
人回味无穷，唱出歌来又怎不令人遐想联
翩呢？

有些情歌唱出了劳动人民选择终身伴
侣的标准，表现了他们纯朴、健康的爱情
观和审美观，如流传于坦坪、莲荷一带
的：“油菜打花黄似金，萝卜开花白如银。
黄金白银我不爱，只爱妹妹情意深”；流传
于田心一带的：“富人谈爱在桌上，穷人谈
爱在田边。桌上酒肉一餐饱，野外山花四
时鲜。”其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生活和爱情的

透彻领悟。
不受金钱的引诱，不屈服于环境的压

力，崇尚平等自愿的婚姻和幸福美满的生
活，这是嘉禾大部分情歌展示的深刻内涵。

旧社会，穷苦人往往因出门做长工、打
短工、远路挑脚而常别亲人，或因被抓充
兵、欠税遭监禁等造成痛离妻子。于是，表
现离别苦楚和思念痛切的歌也就大量产生出
来了。有一首送别歌：“送郎送到五里坡，
再送五里不为多。别人看到不方便，就说表
妹送表哥”，恰切地表达了送别时女方那种
难分难舍又怕让人知道的含蓄羞怯的感情。
至于表现别后思念的歌，更是各具特色。比
如：“乌云沉沉不见天，大海茫茫不见船。
三天不见情妹面，好比家中断了粮”的急
切；“月亮上来一面锣，一夜想郎睡不着。
脑壳放在床沿上，眼泪流进麻地河”的凄

苦；“妹在河边洗衣裳，手拿芒杵心想郎。
芒杵打着妹的手，只怨芒杵不怨郎”的痴
迷；“哥哥挑盐一百三，磨烂肩头磨烂衫。
磨烂衫子妹会补，磨烂肩头妹心酸”的关
切。这些，都如一道道风景铭写着葱茏的内
心世界。

在旧社会，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常常
不能如愿以偿，不少青年因之奋起斗争，用
歌声来表示誓死相爱、决不屈服的决心和与
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意志。“砍了脑壳连着
颈，打断骨头连着筋。水流东海不回转，哥
哥恋妹铁了心”，这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
价更高”的火辣辣的表白。

嘉禾民间情歌作为折射社会现实生活的
一面镜子，它除了文艺所具有的认识作用、
美感传送和教育价值外，重要的是为恋人们
的爱情生活架设了一道真情的桥梁。

哪 有 少 年 不 风 流哪 有 少 年 不 风 流
——且说嘉禾情歌

□ 雷克昌

（一）

与你相逢，于荒野、于墙篱、于
南山南之山峦、于北海北之水岸，于
文人墨客的诗行画布。

世间的炎凉，仿佛你从来不曾领
略。

你把所有的季节全部浓缩在三
“木”一“日”里。

你永持少女般叶叶春心，群芳躲
在白雪的背后，不敢与你斗艳，只得
追随你——绿出一片春意盎然！

（二）

似乎再没有另一种树的叶，如你
这般宽大，宽大到足以包容一个人的
身心。

你的叶，扇出了比风更大的风：
燎原了火焰山的火，又熄灭了火焰山
的火。抵御了一切狂飓的、凛冽的
风，自管自顾地摇曳生姿。

你从来没有显摆地花枝招展引蜂
蝶，你深谙：早花易早谢，好花难见
好果。所以你不急不赶地开着细碎而
静谧的花，甚至还刻意隐匿你低垂的
累累硕果。

（三）

“ 隔 窗 知 夜 雨 ， 芭 蕉 先 有
声”——你擎天的叶离最新的雨最
近。

无论是猝不及防的雨还是蓄谋已
久的雨，你都坦荡敞开心扉迎接，权
当是为自己洗尘净秽展滋润，点点滴
滴到天明，终究没有展开你丁香般的
愁结示人……

（四）

你脚边的沃土，埋葬了根须边枯
坠的叶。无须踮起脚尖，伸手即可攀
附到你向上蓬勃的青春。

你叶片之间一声呼吸，相互间就
有了深情相拥，这若有若无的声音，
挤出我长久伫立的孤独。

孤独，誓不与喧嚣聒躁为伴。

（五）

此时的静，洗涤了我对前程的焦
虑。

有种迫切想成为画师的欲望。
描下你坚强的叶茎以及横向撕裂

的缝隙，一如刻画母亲皱纹的线条，我
要尽可能的落笔稳一点，再准一点。

在纸上，在指尖，瞧见永恒。
豁然开怀：我已能自如地表达芭

蕉的舒卷。
一 窠

芭蕉，写意
了我的写
意！

与一窠与一窠芭蕉说话芭蕉说话
□ 朱昕蕤

小时候
我扯着外婆的衣角
脆亮的童音 玻璃一样
随一阵风
把地里的豆苗、红薯藤或者油菜花
拨动得哗啦啦响
她在地里劳作 手搭凉棚
亮亮的阳光洒下来
在地的一端
有一座小山
外婆经常带我去山上的老树下乘凉
看见山顶飞过的小鸟
外婆就露出有些松动的牙齿
教我唱她儿时的歌
有一天
外婆累了 困了
趴在地里睡着了
我怎么唤她 她都不醒
我说
外婆，你看这里都长成一地荒草了

将军

我的卫生糖被抢走了
还有我的玩具枪
我去河边骑牛饮水
晚风被我扯成一叶一叶
落日像一面呼啦啦的战旗
覆盖了我单瘦的身影
若是你来了
我要做一个纵马驰骋上阵杀敌的将军

外外 婆婆
（外一首）

□ 周松万

毛伢子发蒙读书是一九五六年。记得
开学那天，姐姐带毛伢子去报到，一年乙
班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夏。办好手续后
夏老师摸摸毛伢子的头，说：“从今天起就
是小学生了，要守纪律，好好读书啊。”夏
老师的手软软的、温温的，毛伢子一边点
头一边认真看了夏老师一眼，夏老师好
高，好好看，像妈妈初一、十五烧香跪拜
的观音菩萨。

开学第三天，出了一件事，事后毛伢
子才晓得是件“很犯纪律”的事。那天下
午上了两节课，四点钟放学排路队回家，
夏老师在校门口看着三个方向的路队走出
百把米才转身进校门。往曹家坪去的这队
十几个人走得很整齐。突然，排在队尾的
龙德喊了声：“哎，洗澡去不?”那时郴城
的小把戏把下河游泳一律称为“洗澡”。龙
德一声“洗澡”恰如“散队令”，好端端的
路队三秒钟就拆得七零八落。

毛伢子与龙德、四毛、假妹得、九福
几位是从四五岁起就在河边、街头结伴游
荡的“老伙计”了，一听叫唤，欢呼响
应。路队中有八个人旋即“反水”，折返过
校门，一路狂跑，跑到干城街老祠堂边名
为“曲源”的石码头处刹住脚，立即扔下
书包，脱衣剐裤。将脱下的衣裤扔进角角
边石凹里，上面用书包压住，八个小人统
统打“屌胯”(全裸)，“噗通噗通”下肉饺
子般窜入郴江河中。

小伙计们在河里踩水、量尺(自由式)、
仰白(仰泳)正闹得不亦乐乎，只听假妹得一
声惊呼：“拐场（不好了，出事了），夏老
师来了!”另七人闻此，“嗖”的一声齐齐将
脑壳扭向石码头，一看，不是拐场，是很
拐场!夏老师已把他们的衣裤、书包统统揽
在怀里，杏眼圆睁，脸如黑土，一声怒
喝：“滚上来!”八个人勾头缩脑地一个个从
水里爬上来，人人都用手遮住大脚根部的

“机要处”，垂头丧气地排成一排站在夏老
师面前。

“哼，以为蒙得住我，是不是以为夏老
师蛮蠢啊?”刚从水里爬上来的八个小人，
从未经历过这等阵势，加之又要手忙脚乱
地遮这蒙那，答话就很参差不齐了，像一
群蚊子，嗡嗡唧唧。“讲!一起大声讲!”“夏
老师不——蠢!”还是因为从未训练过的原

因，“夏老师不”这四个字喊得既不整齐，
也不洪亮，到了末了的“蠢蠢”字，各人才
找到节奏，八个人放开喉放开喉咙一炮猛喊，

“蠢”声震耳欲聋。夏老师一老师一听，更火不打
一处来，猛喝一声：“手放好，立正，站
直!”八小人已受过“立正”的训练，受口
令的条件反射，下意识地挪开了双手，立
正、站直。静了三秒钟，“哈哈哈哈……”
夏老师的脸由黑转红，陡然爆发大笑，随
即笑得前俯后仰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了石
墩上，眼泪都笑出来了。那些原本就幸灾
乐祸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人们也轰然大
笑。小人们你看我我看你，最终明白了：
八小人的八只小鸡鸡，吓得缩成了八只小
螺丝壳，一字排开，战战兢兢地对着夏老
师!八小人又慌忙双手蒙紧那要命处。夏老
师笑饱了，把衣服发给吓得、羞得面无人
色的这群小顽童们，待他们穿好衣裤，又
拍拍这个的头，牵牵那个的手把他们一一
送到家门口。

读一年二期了，夏老师布置作业，用
“像”字造句，班上四十一个同学中有三十
人造的句子是：夏老师像妈妈。夏老师讲
评这个造句作业时，模样很激动，还掉了
眼泪。 ’

记得是一九五七年下学期，毛伢子他
们读二年一期了。一天，几个女同学在教
室里嘀嘀咕咕，夏老师家出事了，她的老
公在法院划了右派分子，送劳教去了。毛
伢子们听到咯个消息，再一想，咦，是
啊，夏老师咯个学期好像很不开心，很少
笑，衣服也没有以前光鲜了，有时来上课
连头发好像都冒梳。“右派分子”是坏人，
夏老师是好人，在毛伢子这般七八岁的小
孩子心中也就只有这么个概念了。

也是这个学期，期末快放寒假了，一
天上午，上语文课，同桌的小江悄悄地对
毛伢子说：快放假了，放假就过年，我爸
爸会从长沙买一箱花炮回来。毛伢子一
听，过年啦，花炮啦，来神了，你一言他
一语，“小话”变成了“大谈”。正得意
间，毛伢子突觉左耳火辣难忍，乃大叫：

“你妈妈的×!”话一出口，觉不妙，一抬
头，夏老师威然站在课桌旁，揪耳朵的手
虽已松脱然愤怒已全部写到脸上去了。夏
老师说：“刚才你骂了句什么?再讲一次!”

毛伢子灰溜溜地站着着，，一只手在揉耳朵，
哪里还敢讲啰，低下头下头看桌面，不敢言
声。“你是个什么东西?不想想自己的八百
钱?”夏老师这句话是气极了才讲出来的，
但这正是让毛伢子最伤心的话。毛伢子家
庭出身十分不好，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判
了重刑，正在西湖农场劳改，当时虽不是

“阶级斗争”的高潮时期，如此这般状况，
也够烦人了。眼光光看着别人入少先队、
当干部、参加夏令营，自己总在圈子外总
也入不了围，很苦闷也很自卑。夏老师这
句话正好撞了他的痛脚，情急之下，怒从
心头起，嘟囔了一句：“我反正不是右派分
子!”“啪”，夏老师扬手给了毛伢子一个耳
光，毛伢子只觉脸上一阵火烧火燎，人往
后倒，急忙用手撑住课桌，然后倔强地直
立着，不哭，也不吭声。夏老师自己也懵
了，一时不知所措，捱了一刻，她终于回
复了镇静，转身走上讲台，面对一班同学
惊骇的目光，夏老师的嗓子嘶哑了：“同
学们，程悦同学讲小话，违犯课堂纪律，
耽误自己也影响别人的学习，不对，应该
批评。但，老师动手打人，是极其错误
的，我向程悦同学道歉!”程悦就是毛伢
子，程悦毛伢子时下受打击太重，咽不下
这口气，仍硬着颈根，犟立着，不肯坐下
来。夏老师也没有再向毛伢子讲什么了，
任他站着，自己又开始讲课了。同学们偷
看一眼鼓眼暴嘴像奓着翅膀准备斗架的小
公鸡般的毛伢子，再看一眼眼眶发红、声
音嘶哑的夏老师，个个心里“嗵嗵嗵”地
打鼓。

下课铃终于响了，夏老师说：“程悦同
学跟老师到办公室去，其余同学下课!”

毛伢子拖拉着脚步跟在夏老师后面进
了办公室。学校只这一间办公室，课间，
十几个老师或进来喝口茶水，或进来换教
案，很热闹。毛伢子跟着夏老师到了她的
办公桌前。夏老师坐下后就开始批改作
业，暂且未理毛伢子。毛伢子嘞，抱定鱼
死网破的态度，硬起颈根，扭向墙壁，僵
站着，不动也不摇。预备铃响了，办公室
里其他老师都上课去了，只剩下夏老师和
毛伢子。夏老师放下批改作业的红笔，望
着毛伢子，说：“站过来一点，老师跟你讲
话。”毛伢子仍不睬不理，头仍扭向墙壁。

夏老师站起来，拉起毛伢子的手，毛伢子
仍在犟。夏老师说：“老师不该打你，老师
知错了，老师……心痛啊!”毛伢子的脖颈
松动了一下，缓缓地转过身，迎着老师看了
一眼。他看见，老师已泪流满面。夏老师哽
咽着讲：“程悦啊，你这种情况……更要好好
地读书啊，读好了书才会有出息……就是
冒得出息，活在世界上也能做个明白人，
活得懂事理些，晓得啵，崽啊!”夏老师讲
完话，伸开双手一把搂住程悦。在夏老师
温暖、颤栗的怀中，毛伢子颈根软了，心
热了，爆发嚎啕大哭。夏老师松开毛伢
子，趴在桌上放声大哭，久久不能自制。
毛伢子看着夏老师抽搐的背影，流着泪，在
夏老师膝前跪下来，说：“夏老师，我听你的
话，一定好好读书，做有出息的人，做懂事理
的人……夏老师，你不哭了啊……”夏老
师站起身，一把搀起毛伢子：“不哭，不
哭，我们都不哭!”老师和学生，母亲和儿
子又相拥而泣……

四十多年了，毛伢子在夏老师用泪水
拌和的教诲中，走着自己平平凡凡却实实
在在的人生之路。一次次用满是血泡的手
顽强地捧起书握紧笔；在又一次被辞退失
业的那夜昏暗的油灯下仍捧起书本让思想
之舟在风平浪静的书海里漫游；在第一部
作品获奖的庆祝宴会后平心静气地翻开心
仪已久的美文……宠辱、优劣、顺逆都不
能引诱他偏离“读书”的正道，也无法阻
挡他在求知路上艰难跋涉的脚步。偶尔的
得意忘形，突发的自暴自弃，顷刻间即会
消溶于“晓得啵，崽啊”一句流泪滴血的
叮咛中！

几十年过去了，毛伢子由一个弱冠少
年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夏老师今年
估计也有六七十岁了。在毛伢子的忆念
中，夏老师的面相、体貌、神情永远青
春，永远温馨——一九五八年秋季开学
时，一位男老师走上三年级乙班的讲台，
很平淡地说了一句：夏老师调走了，调到
外地去了，由我来当班主任。从那时起，
毛伢子和他的同学们再也没有见过夏老师
了，他们都没有见过四十岁、五十岁、六
十岁的夏老师。毛伢子常常在梦中见到的
夏老师依然好高、好好看，像观音菩萨，
也像妈妈……

夏 老 师
□ 陈岳

阿勒河是瑞士最长的内陆流河，发源于
伯尔尼阿尔卑斯山东部的冰川，流程约295
公里，落差1565米，流域面积17620平方公
里，占瑞士国土总面积的43%。

距离位于格里姆瑟尔的源头不远，阿勒
河流经迈林根附近，大约200米深的阿尔峡
谷。自此开始，阿勒河向布里恩茨流去，于
英特拉肯先注入布里恩茨湖，之后又注入图
恩湖。

2013 年秋，我偕夫人第一次赴瑞士探
亲，那时女儿在因特拉肯一钟表超市就职，
住在图恩湖边的达利根村。我十分关注周边
的情形，经常看到布里恩茨湖和图恩湖里，
有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明轮船固定航行在阿
尔卑斯山外缘。因特拉肯是通往少女峰的门
户，是瑞士优秀旅游城市，游人如织，游客
们不仅可以乘船在图恩湖中观光，还可以从
比尔到索洛图恩的沿河一带游览。我们到瑞
士时虽已入秋，天气渐渐变凉，图恩湖里的
水冷嗖嗖的，仍有很多的人到此游泳。泳
后，美女们身着比基尼在湖边的沙滩和草地
上晒日光浴，欧洲美女的这种健身方式，形
成一道别样的风景。我这个“旱鸭子”也经
不住一汪碧绿湖水的诱惑，在女婿的保护下

扑通跳进湖里，享受阿尔卑斯山冰川融水的
洗礼，神清气爽，不亦乐乎。

双休日，女婿驾车带上我们沿着阿勒河
中上游的旅游公路揽胜，只见两岸天然牧场
里成群结队的牛马羊的颈项挂着铜铃，悠扬
悦耳动听的铃声响彻群山，此起彼伏。就像
雄浑的交响曲，我们犹如置身在一个巨大的
音乐殿堂，令人陶醉，十分的惬意。此情此
景，正是：山水一色衔远天，清流东去源可
寻。风吹草低牛羊见，铜铃悠扬醉游人。

阿勒河到奥尔腾之后，是中下游的结合
处。河水平缓，由西南向东北流淌。过境大
约10余公里，水面最窄处奥尔腾木廊桥约60
米，最宽处约100米。

奥尔腾是阿勒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城市，
河上的木廊桥是奥尔腾的脐带。这座始建于
13世纪的木廊桥，那时是贯通由德国往巴塞
尔、琉森和意大利乃至日内瓦到阿芬和苏黎
世的交通要道。木廊桥上的银色三杉树是这
个城市特有的纹理，它把奥尔腾分为西岸老
城，东岸新城区。

奥尔腾火车站位于新城区东部，1850年
建设，为奥尔腾带来工业化和二度经济繁
荣，城市人口由

1850年的1500人，发展到现在约30000人。
这座古城是一个富产作家的地方，瑞士

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阿列克斯.卡普恩就住
在这里。2009年，他的老城故事合集《奥尔
腾之王》问世，讲的就是奥尔腾一只叫“图
卢茨”的公猫被誉为瑞士第一猫，把它当作
穿针引线的灵魂角色，就像现实中一样见证
着奥尔腾的老城春秋。“图卢茨”是老城奥尔
腾的镇城之宝，被尊崇为“奥尔腾之王”。奥
尔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享誉瑞士。更何况，
奥尔腾距离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卢塞
恩这四大名城都只有半个小时的火车程，吸
引了众多的投资创业的老板和就业人员。

2017年春，女儿女婿慕名搬迁到了奥尔
腾居住，我们也曾在阿勒河边郊游，但初春
的河边还是异常的清静，蓝天白云，青山绿
水，山水相依为伴，河边两岸的建筑物和风
光带倒映在河里，合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
有一种静谧的美。

今年元旦，我和夫人第三次到瑞士探亲，
原计划三月底回国，因新冠疫情肆虐，我们被
滞留在瑞士。夏日里，我们见到了阿勒河奥尔
腾河段里的无限风光。

我们在阿勒河边沿着风光带郊游，异常
宁静的小城被驰骋东南西北的车轮撕裂着受
阻的空气刺破长天呼啸而过；络绎不绝的汽
车沿着河道边的公路南来北往；阿勒河里成
群结队的橡皮艇顺水推舟，河水和着漂流的
人们的欢声笑语在河里激荡；河堤游道上男
女老少结伴而行，到河里游泳，情侣抱泳、
蛙泳、仰泳各式花样都有；胆大的男士从十
几米高的行人桥和公路桥翻身跃入水里，泛
起如注的水花；河鱼结队逆流而上不知疲倦
地游弋，时而跃出水面，锦鳞浮光耀眼……
整条河里荡起阵阵水浪和人们沸腾的声音。
人们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声，排遣心中的抑
郁。这场面与寂静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前，人们只有在圣诞节和狂欢节才能见到
这种情景。

夏日里的阿勒河风光无限，我和太太
在游道上流连忘返。我们在用脚步丈量阿
勒河奥尔腾河段长度的同时，又领略到了
阿勒河的万千气象，为瑞士的生态美所惊
叹。诚然，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更植入
了骨髓。

阿 勒 河 风 光阿 勒 河 风 光
□ 谷正华


